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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甲虫和金马掌
皇帝的马钉了金马掌，两只蹄子上各钉一个。为什么它会得到金马掌呢？还不仅

仅是因为它是一个最漂亮的动物 ，长着细长的腿，眼睛里露出机灵的神情，鬃毛散披

在脖子上，就像一片丝织的 面纱。这匹马曾驮着它的主人在枪林弹雨中飞奔、驰骋，

也听 到过子弹嗖嗖的呼啸声。眼看敌人就要逼近时，它用嘴咬、用 腿踢过周围的敌

人，也参加人们的战斗。他驮着皇帝跃过敌人 倒下的马，救过赤金的皇冠，也救过比



金冠更为重要的皇帝的 生命。于是，皇帝下令，在这匹马的蹄子上钉上金马掌，两只

蹄子各钉一个。

甲虫这时爬过来。

“先给大的钉上，然后再给我们这些小的钉上吧 ！”甲虫 说，“可是，问题并不在于

身体的大小呀！”它边说边伸出了它 那又瘦又细的腿。“你要干什么？”铁匠问。

“我也要钉上金掌！”甲虫回答。

“天啊，我想你的头脑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吧！”铁匠说，“你也想要金掌？”“是

呀！”甲虫说，“难道我跟这个长的很大的家伙有什么 两样吗？怎么有人照料着它，替

它刷洗身子，伺候它，喂给它 吃的，喂给它喝的。难道我不也是皇帝马厩里的一个成

员吗？”“你知道这匹马是怎么得到金马掌的吗？”铁匠问，“ 难 !"#$ 道你连这个也不
清楚吗？”“清楚？我只清楚，你这是对我的蔑视！”甲虫说，“这简 直是侮辱。———好

吧，我现在也要走了，我要到广阔的世界里 去闯一闯。”“去你的吧！”铁匠说。

“你真是一个无礼的家伙！”甲虫说。

然后，它真的走出去了。它飞了一小段路程，不久就来到 了一个可爱的小花园，

那里飘着玫瑰花和薰衣草的芳香。

“你看，这里的花是不是开得很美丽吗？”一只小瓢虫说，它拍打着那像盾牌一样

坚硬的、带着黑点的红翅膀，正在这附 近不停地飞来飞去 。“ 这里的气味多么清香 ，

景色多么美丽 呀！”“可我看惯了比这更好的东西！”甲虫说，“你以为这就可 以称得上

美吗？这里连一个粪堆都没有。”它又继续向前爬去，来到了一大丛紫罗兰的阴影里。

在紫 罗兰花上正爬着一只毛虫。

“这个世界真是太美了！”毛虫说，“太阳是这样温暖，一 切都是这样美好 ！真是

让我舒服极了！等我有朝一日睡着了，也就是像人们所说的死了，那么，我再醒来的

时候就变成一只 蝴蝶了。”“亏你想得出来呢！”甲虫说，“天哪，你以为自己能像蝴 蝶

那样飞呀 ！我是从皇帝的马厩里来的 。在那里没有任何东 西，就连皇帝那匹蹄子上

钉上了我不屑一顾的金掌的宠马，也 没有你这种非分之想呢。长上翅膀就能飞吗？

飞啊，是的，让 我们来飞吧！”甲虫飞走了。“我真不想生气，可是忍不住又生气了。”不

一会儿，它落到一大块草地上。它在这里躺了一会儿，!"%$ 不知不觉睡着了。天哪，
好大的雨点哟！雨点声把甲虫吵醒了。雨点一个劲 地也把它砸晕了，过了一会儿，它

就想钻到地里躲藏起来，但 是一时无法办到。它不停地翻转着身子，一会儿肚子朝

下，一 会儿又肚皮朝上，这样，它向前移动了一点。看来，要想飞起 来，是再也不可能

了。毫无疑问，它再也不能从这个地方活着 逃出去了。于是，它只好在它原来躺着的

地方重新躺下来，就 这样不声不响地躺着。

后来，雨小了一些。甲虫眨眨眼，甩掉落在它眼睛上的雨 水。这时，它隐隐约约

看到一件白色的东西。这是一块人们晾 晒在那里 、准备拿去漂白的床单。它费了好

大的力气爬过去，钻到湿床单的褶缝里。当然，比躺在马厩那温暖的粪堆里，这 里可

要差多了。比这更好的地方一时难以找到。它只好在那里 呆着 ，躺了一整天，接着又



躺了一整夜。雨仍在不停地下着。

等到第二天清早，甲虫才从那里爬出来，它对这很坏的天气简 直恼火透了。

床单上坐着两只青蛙。它们那双明亮的眼睛闪着欢快的光 芒。

“这种天气可真舒服啊 ！”一只青蛙说，“ 这是多么清新 啊！而且，床单又兜了这

么多的水！真是再好不过了，我的后 腿已经有点发痒了，就好像我又要去尝一下游泳

的滋味了！”“我倒很想知道，”另一只青蛙说，“那些到处飞来飞去的 燕子，总是喜欢

飞到遥远的外国去！不知道它们在无数次旅行 中，是不是也碰到过有比我们国家天

气更好的地方？要是有谁 竟然不喜欢这个，那也算不上是爱国了！”“ 你们大概从来

也没有去过皇帝的马厩吧 ？”甲虫问 ，“那里的气候真是既温暖，又潮湿，而且又有味

道！我已经习 !"#$ 惯了那里的气候，那才是我认为最好的天气呢！我无法在旅途 中
把它带来。难道在这个花园里找不到一个像我这种有身份的 人能够暂时住进去舒服

一下的地方吗？”但是，这两只青蛙根本不明白它的意思。

“我是从来也不问第二次的 ！”甲虫说。可是，它已经把这个问题说了三遍，但都

没有得到回答。

它又向前爬了一段路 。在这里，它碰到了一块花盆碎片。这碎片本来不应该呆在

这个地方 ，但是它既然已经在这里了，这里也就成了它可以蔽身的地方。有几家蠼螋

也住在这里。它 们并不需要很大的居住空间 ，但却需要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

它们中的雌性，特别富于母爱，每个母亲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才 是世界上最美丽、

最聪明的。“我的儿子已经订婚了！”有一位母亲说，“我那个天真活 泼的小宝贝！它

的最高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够爬到一位牧师的耳 朵里去。它可爱，天真。既然订了婚，

大概就可以有所约束了 吧。对当母亲的来说，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好事！”“我们的

儿子，”另一位母亲说，“它刚从蛋壳里爬出来就 马上玩耍起来。精力简直充沛得不得

了，竟把自己头上的须子 都跑丢了 ！这对于做母亲的来说 ，真是太高兴了！您说是

不 是，甲虫先生？”它们从它的长相，一下认出了它。

“你们两位说的都是对的 ！”甲虫说。于是，它被它们请 到了自己的屋子里。它

一直尽力钻到破碎片下面它能爬到的地 方。

“现在，您也该看看我的小蠼螋了吧 ！”第三位、第四位 母亲齐声说，“它们都是最

可爱的小东西，而且也都非常有趣！它们从来也不调皮，除非它们感到肚皮不舒服时。

不过，在它 们这样的年纪，肚子不舒服这也是常事。”!"!$ 每一位当母亲的都谈起了
自己的孩子。孩子们也加入了它 们的议论，而且，它们还用自己尾巴上的小夹子去夹

甲虫嘴上 的胡须。“它们总是什么东西都要去摸一摸，这些小混账 ！”母亲 们说。它

们的脸上都流露出来深深的母爱。可是，甲虫对它们 讲的这些感到非常无聊，它却向

它们打听这里离最近的粪堆还 有多远。

“那个地方离这里很远很远呢，在沟的那一边 ！”一只蠼 螋回答说 ，“ 我真希望我

的孩子们不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那样，那我也不想活了。”“但是，我倒想试试爬到

那个远的地方去呢。”甲虫说完，连一句道别的话也没说就走了。这样对待女性，可也



真是够潇 洒的了。在水沟的旁边，它遇到了几个与自己同类的东西，它们全 都是甲

虫。

“我们就住在这里 ，”它们说 ，“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舒服 呢 ！热忱欢迎您到我们

这块肥沃的地方来！您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疲倦了吧！”“是的！”甲虫回答说，“我

下雨的时候在湿床单里躺了很 久，清洁的环境大大消耗了我的体力。后来，在一块花

盆碎片 下的阴暗的角落里呆着，经风一吹又使我的翅膀骨受了寒。现 在，我终于碰到

了自己的同类，这真是太让我高兴了！”“您也许是从粪堆里来的吧？”它们中最年长的

那个问。“比那更好的地方呢！”甲虫说，“我是从皇帝的马厩里来 的。那里，我一生下

来脚上就有金掌。我这次出来，负有一个 秘密使命 。这事你们就不要过多地打听了

，而我也决不会说 的。”!"#$ 说完，甲虫便爬到那堆肥沃的烂泥上。这里还有三位年
轻 的甲虫姑娘。它们在一边偷偷地笑着，因为它们不知道该对它 说些什么。

“它们都还没有订婚呢。”她们的母亲说。

它们又偷偷地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就是在皇帝的马厩里，我也没有看到过比这更漂亮的美人呢！”这位甲虫客人

说。

“请不要把我的女孩子宠坏了！请您不要跟它们讲话，除 非您的打算是真诚

的。———当然，您的打算果然是真诚的，因 此，我真该为它们祝福。”“好极了！”其他甲

虫都齐声喊了起来。

这样，我们的这个甲虫订婚了。订完婚以后，接踵而来的 就是结婚。你知道，拖

下去是丝毫也没有意义的。

婚后的第一天，日子过得非常愉快。第二天也勉勉强强地 过去了。不过，到了第

三天，它就得考虑一下妻子，甚至孩子 的吃饭问题了。“我被这些意外事情缠住了，”

它说，“我也得让它们感到 意外一下。”它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它一下就不见

了。一整天 没有看到它，接下来一整夜也没有看到它。———它的妻子成了 一个活寡

妇。

其他甲虫说，收留到它们家里来的这位新郎，原来是一位 不折不扣的浪子。现在

它撇下它的妻子跑了，却把养老婆的担 子交给了它们。

“既然这样，就让它离婚，继续成为一个姑娘吧 ！”母亲 说，“ 它还当我的女儿。

那个恶棍既无情，也无义真该死，竟 然抛弃了它！”!"%$ 这以后，甲虫继续着它的旅
行。它乘坐在一片白菜叶上渡 过那条水沟。在天快要亮时，有两个人走过来。他们

看到了这 只甲虫，把它从地上捡起来，又把它翻来覆去地看着。他们两 个人都是很有

学问的，尤其是他们中的那个男人。“真主在黑石山的黑石头里发现了黑色的甲虫！

《古兰经》上不是这样写的吗？”他问。随后，他把甲虫的名字译成拉丁 文，并且把这

种动物所属的种类和属性讲了一番。

年纪稍大一点的那位学识丰富的人反对把这只甲虫带回家 去。他说，他们家里

已有了同样好的标本。甲虫觉得，这话说 得太没有礼貌了，它便从这人的手里飞走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它飞了一段不太 短的距离后，翅膀就已经干了，它一直飞到了一间温室里。这 里

有一扇窗户是开着的，所以，它很轻松地便溜进去了，钻到 了新鲜的粪肥里。

“这里简直是太舒服了！”它说。

一会儿，它就睡着了。梦见皇帝的马死了，甲虫先生得到 了马蹄上的金马掌，人

们还答应将来再给它两只。

这真是很痛快的事 。当甲虫从睡梦中醒来时，它爬出来，朝四周看看。觉得这间

温室真是太美了！巨大的棕榈树叶在高 处伸展着，阳光把这些树叶照成了透明的物

体。棕榈树下是一 片丰茂的绿叶，在这片碧绿中点缀着光彩夺目的鲜花，红的像 火，

黄的像琥珀，白的像雪。

“ 这可称得上是一个美丽无比的植物展览了 ！”甲虫说，“等到它们全都腐烂以

后，它们的味道一定更加美妙无比！这 真是一间美妙的食物储藏室！一定有自己的

同类住在这里。我 要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几位值得与我来往的。我是很高傲的！”它

昂首阔步地走了起来。它的心里还想着刚才梦见的那匹 死马，想着它得到的金掌。

!"#$ 忽然，一只手一下就把这只甲虫抓住了。它被紧紧地捏住 了，翻过来，又转
过去。原来 ，园丁的小儿子和他的一个伙伴正在这个温室里玩，他们看到了这只甲

虫，并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先是把 它裹在一片葡萄叶子里，然后把它塞进一

个温暖的裤袋里。它 在裤袋里不停地乱爬，苦苦地挣扎着。这时，孩子的一只手使 劲

地把它按住了。孩子飞快地朝园子尽头的一个小湖跑去。在 这里，这只甲虫被放进

了一只没有鞋帮的旧木鞋里。木鞋上牢 牢地插着一根木签子，作为桅杆。而这只甲

虫被一根毛绒绑在 这根桅杆上。这样，它就成了一名船长，它要驾着这条船去远 航

了。这是一个不算很小的湖。对甲虫来说，这简直就是世界上 的一个大洋。它非常害

怕，在木鞋里仰着肚子，脚在慌乱地向 着空中乱蹬着。

木鞋漂走了，它随着湖水的流动漂离了湖岸。当船漂得离 岸太远的时候，一个小

男孩立即挽起裤脚，追上这只船，把它 拉近一点 。就在它又要漂走时，突然，有人在喊

这两个孩子。

于是，这两个孩子匆匆走开了，让那只木鞋顺着水漂走了。这 样，木鞋渐渐地漂

离了湖岸，越漂越远。这对甲虫来说，简直 是太可怕了。从这里飞走，已经是完全不

可能的，因为它被牢 牢地绑在了桅杆上。

这时，飞来一只苍蝇来看热闹。

“天气多好啊！”苍蝇说，“我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还可 以在这里晒晒太阳。看

来，你在这里很舒服啊！”“您怎么尽说些没有头脑的话！难道您没有看到我是被绑 着

的吗？”“可是，我并没有被绑着呀！”苍蝇说完，就飞走了。

!"%$“我现在总算是看清这个世界了，”甲虫说，“这真是一个 卑鄙的世界！而我
却是这个世界上惟一高尚的！首先，不让我 得到金掌，接着我又得躺在湿床单里，站

在阴风里。最后，硬 塞给我一个妻子。逼着我只好采取不得已的措施，逃到这个大 世

界里来了。当我看到大家是怎样过日子，而我自己又应该怎 样生活的时候，又来了一



个小家伙，把我绑起来，送到这个汪 洋大海里来 。可是，皇帝的那匹马这时却踏着金

掌走来走去，这简直把我气死了。在这个世界里，你还能指望得到丝毫的同 情吗？我

的事业一直是很有意义的，不过，没有人赏识又有什 么用呢？这个世界也不配赏识

它，否则，在皇帝的马厩里，在 皇帝的宠马伸出腿来让人钉上金马掌的时候，也就会给

我也钉 上金掌了。如果我得到那个金掌，我也就成了马厩的一种光荣。现在，马厩对

我说来，算是完了；这个世界算是完了。一切都 完了！”这一切并没有完结。湖上来了

一条船，船上坐着几个年轻 的姑娘。

“瞧，那边漂着一只木鞋呢！”一位姑娘说。“木鞋上好像还绑着一只小甲虫。”另

一位说。

这只船驶到了木鞋的旁边。她们把木鞋从水里捞出来，一 位姑娘拿出一把剪刀，

小心翼翼地把那根毛线剪断，一点也没 有伤害甲虫。当她们走到岸上以后，她们把它

放到了草地上。

“爬吧，爬吧！飞吧，飞吧！如果你还能爬能飞的话 ！”她说，“自由是一种很好的

东西！”甲虫飞起来，穿过一扇开着的窗子，一直飞到一个高大的 建筑物里。然后，它

精疲力尽地落下来，恰好落到马厩里皇帝 那匹宠马的柔软的长鬃毛上。那匹马和这

只甲虫的家就在这个 马厩里。甲虫牢牢地抓住马鬃，坐了一会儿，喘了一口气。

!"#$“瞧，我现在正骑着皇帝的宠马上呢！就像一位骑士！我 刚才是怎么说来
着？我现在明白了！这是一个好主意，而且也 很正确。为什么这匹马会得到金掌呢？

那个铁匠也曾问过我这 个问题。现在我总算明白了！正是因为我的缘故，这匹马才

得 到了金掌！”甲虫又变的开心起来。

“只有经过一番旅行后，头脑才会变得清醒一些呢 ！”它 说。

这时，金色的太阳射进来照在它身上，显得异常的美丽。

“这个世界还不算太坏，”甲虫说，“关键是要懂得怎样去 对付它！”在它看来，这

个世界又变得很美好了，皇帝的宠马所以钉 上了金马掌，是因为甲虫已经成了它的骑

士。“现在我要爬下去找其他甲虫，告诉它们，人们为了把我 服侍好做了很多的事。

我还将把我这次出国旅行中的感受全都 告诉它们 。我还要告诉它们 ，今后，我要一

直呆在这个马厩 里，一直到那匹马把它的金掌磨光时为止。”养鸭场里养鸭场里，来

了一只从葡萄牙来的母鸭，也有人说她是从 西班牙来的 。大家把她叫做葡萄牙鸭。

她下蛋后，被人杀掉，然后做成一道菜，这就是她一生的经历。后来，所有从她蛋里 孵

出来的那些小鸭，也被叫做葡萄牙鸭。现在，养鸭场里只剩 !"%$ 下一只葡萄牙鸭了。
她住的这个地方，鸡也可以进去，这里就 有一只公鸡正不可一世地走来走去。

“他那勇猛的啼叫声很讨厌。”葡萄牙鸭说，“他倒是蛮漂 亮的，谁也不能否认这一

点，尽管他不是一只公鸭。他应该学 会克制一点，节制是一种艺术，只有受过很高层

次教育的，才 能做得到这一点。邻居家花园里的椴树上，那些会唱歌的小鸟 就受过这

样的教育。他们唱得多么动听啊！要是我也有这么一 只小鸟，那么，我真愿意做他的

妈妈呢，我对他们会又尽心又 善良，我的葡萄牙的血统里就有这样的品质。”正当她说



这话时，忽然来了一只小鸟。他从屋顶上坠落下 来。一只猫儿追着他，但是，鸟儿逃

脱了，一只翅膀也受了伤，掉到了养鸭场里。“真是本性难改，你这只坏猫！”葡萄牙鸭

说，“自从我有 了孩子后，我就领教过他的厉害了！像这样的东西，居然也被 允许在

屋顶上跑来跑去、横行霸道！这种事情在葡萄牙是无法 找到的！”她很可怜这只会唱

歌的小鸟，其他不是葡萄牙鸭的鸭子也 很同情他。“可怜的小家伙！”他们说。他们一

只接着一只走了过来。

“虽然我们自己不会唱歌，”他们说，“我们也有一种内在的唱 歌的本能，或者说有

类似这样的本能。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感 觉得到，尽管我们从来也不把这个挂在嘴

边。”“现在，我却把它讲出来。”葡萄牙鸭说，“我一定要去帮 助他，这是一个鸭子的责

任 ！”她跳进水槽里去，用翅膀在水 里拍打起来。这样，她拍打出来的水差一点把这

只会唱歌的小 鸟淹死。当然，她的本意是好的。“这是一种善良的行为。”她 说，“别

的鸭子可以在一边看着，以我为榜样呢。”!""#“唧 ！”小鸟叫道，他的一只翅膀已经受
了伤，很难把身 上的水抖掉。不过，他知道，这次淋水完全是由善良的动机所 引起的。

“夫人，您的心肠太好了！”“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我的心肠，”葡萄牙鸭说，“不过，有 一

件事情，我是知道的：我爱在我身边的一切生灵。当然，那 只猫是个例外，谁也不能指

望我去喜爱他！他已经吃掉我的两 个孩子。不过，请您把这里当成你自己的家吧，这

是完全应该 的。我本人就是从国外来的，这一点，您可以从我的仪表和我 这一身羽衣

上看出来。我的丈夫是一位本地人，没有我这样的 血统。我并不认为这是值得我骄

傲的地方！如果说这里有谁最 了解你的话，那么，我敢说，只有我只有我了。”“她的嗉

囊里全是葡萄拉克。”一只很风趣的普通小鸭说。其他的普遍鸭子都觉得“葡萄拉克”

这个词用得非常巧妙，因 为它的发音跟“葡萄牙”这个词差不多。他们挤到一起，“嘎！

嘎！嘎 ！”地叫起来，这只小鸭真是太有趣了！在这之后，他 们便和那只会唱歌的小

鸟聊起来。“那只葡萄牙鸭真是能说会道呢，”他们说，“我们嘴里没 有像她那么多的

字眼 ，不过，我们的同情心并不见得比她小。如果我们不能为您做点什么事情，我们最

好还是悄悄走开。我 们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办法！”“您有一个很美妙的声音，”一只

年纪最大的鸭子说，“您 让我们大家都感到很愉快，你自己一定也很高兴吧。我对于

唱 歌一点儿也不懂行，我干脆闭上我的嘴。这总比许多别的对您 说一些无聊的话要

好得多。”“别这样折磨他了！”葡萄牙鸭说，“他需要得到很好的休 息，也需要得到很

好的护理。会唱歌的小鸟，要不要我再给您 淋一次水呢？”!"$#“啊，不要！让我就这
样保持干燥吧！”他说。

“对我来说 ，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水疗 。”葡萄牙鸭说，“不过 ，玩耍玩耍也是很

不错的！现在邻近的鸡快来串门了，他们中间有两只中国母鸡。她们穿着长长的灯笼

裤，显得很有教养。她们都是从外国来的，我对她们也很尊敬 。”这时母鸡来了，公鸡

也来了。这公鸡今天算是相当客气，没有摆什么架子。

那只公鸡今天显得很有礼貌，一扫往日那副粗野的样子。

“您可是一只真正的会唱歌的歌鸟！”他说，“您用自己很小的声音，就能唱出小声



音所能表现出来的一切。您今后唱的时候，气还得更足一点，好让大家一听就知道您

是一只公鸟。”小鸟身上的羽毛挨了一次水淋以后，看上去仍然是那么蓬松，因此，她们

觉得，他很像是一只中国小鸡。

“他真可爱 ！”于是，她们开始跟这只小鸟交谈起来。她们用喃喃细声和带呸呸声

的上流中国话和他交谈着。

“我们和您是一类的。鸭子，即使是来自葡萄牙的，也是属于会泅水的禽类，这一

点，我们相信，您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您还不了解我们，不过，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我们呢，又有谁愿意花点工夫来了解

我们呢？没有，就连一个母鸡也没有！虽然比起大多数人来，我们生来就是蹲在更高

一层的杆子上的。

———其实，这没有什么，和他们在一起，我们照样可以安安静静地过着自己的日

子。他们所讲的那些原则和我们的完全不同。

我们总是求同存异，只看别人好的一面，我们也只讲好的这一方面。当然，非要从

根本就不存在的好东西中硬去找好的东西，这显然是很困难的。老实说，整个鸡棚中，

除了我们和那公鸡外，再没有一个是有天赋的了。不过，其他的倒是很诚实。但是，说

到诚实 ，养鸭场里却没有一个是诚实的 。会唱歌的小 !"#$ 鸟，我们可要警告您：千万
别相信那只秃尾巴的母鸭，她非常狡猾。那只身上长着花点、翅膀上有翼斑的，专门喜

欢找别人的碴儿，尽管她自己做的事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她从来也不承认！———那只

胖鸭子总是喜欢说别人的坏话，我们是坚决反对的！如果你不能说人家的好话，你就

应该闭上嘴巴。那只葡萄牙鸭是这里惟一一只受过一点教育的。你可以跟她来往，不

过 ，她太爱感情用事了 ，而且老是喜欢谈起葡萄牙、葡萄牙的。”“那两个中国鸡，怎么

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呀 ！”两只鸭子说，“她们真让我感到讨厌！我从来也没有跟她们讲

过一句话。”公鸭走过来了！他以为这只会唱歌的小鸟是一只麻雀呢。

“是啊，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区别 ！”他说，“ 都是半斤八两。他是供人玩赏的那

一类。有他也可以，没有他也可以。”“别在意他跟您说些什么！”葡萄牙鸭低声告诉

他，“他做起生意来，倒是蛮在行的。在他看来，只有做生意才是首要的事情。现在我

要躺下来休息一会儿了，只有这样，我才能长得肥肥胖胖的，到时候也才能叫人在我的

肚子里填进苹果，在我的身上涂上梅子酱 。”说完，她便眨着一只眼睛，在太阳底下舒

舒服服的躺下来。她躺得很自在，感到很舒服，而且睡得也很香甜。会唱歌的小鸟忙

着用嘴啄着他那只受了伤的翅膀，最后，他也在他的女保护人身边躺下来。太阳暖暖

地照着，很温和，也很舒服。这真是一块栖身的好地方。

邻舍的母鸡都散开找食去了 。其实，她们到这里来串门，完全是为了找一点东西

吃。那两只中国鸡先离开，接着其余的也跟着走开了。当那只风趣的小鸭谈起这位葡

萄牙鸭的时候说，这个老太婆怕是马上要“返老还童”了。于是，其他鸭子全都“嘎！

嘎 ！”地笑起来：“ 返老还童！他的话真有趣！”随后，!"!$ 大家又提起了先前说的“葡
萄拉克”的笑话。这真是非常有趣！说着说着，他们也全都躺下了。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们就这样躺了一会儿。忽然，有人给养鸭场里抛了一点吃的东西，引起了一阵

响声。所有正在睡觉的鸭子一个个全都惊醒了，一下子跳起来，拍打着翅膀走过去。

葡萄牙鸭也醒来了，只见她翻了个身，把那只会唱歌的小鸟压得透不过气来。

“唧！”鸭子叫起来，“夫人，您压得太狠了！”“谁叫您躺在这里挡着我呢？”她说，“

您简直有点神经过敏！我也有神经呀，但是，我从来也不会唧唧唧地叫！”“请您不要

生气 ！”小鸟说，“ 这声‘唧’是我脱口而出的！”葡萄牙鸭没有理会他，而是尽快跑到吃

东西的地方，美美地吃了一顿。吃完后，她又躺下来。

会唱歌的小鸟走了过来，想表现一下，引起她的好感：嘀———哩，嘀———哩！您的

好心，是我歌唱的主题。

你要飞起来，把歌献给你。

“吃完饭后，我得休息一下。”她说，“您在我这里，就必须遵守这里的规矩！我现

在要去睡一会儿了！”会唱歌的小鸟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的用意本来是很好的。

后来，夫人睡醒了以后，他站在她面前，口里衔着他刚找到的一颗麦粒，他把麦粒

放在她脚下。但是，她没有睡好，心情自然也就不好。

“您可以把这个送给一只小鸡 ，”她说，“ 不要老是呆在 !"#$ 我身边缠着我！”“可
是，您为什么要生我的气呢？”他问，“ 我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情吗？”“什么对不起

我的事情！”葡萄牙鸭说，“这样的词是不高雅的！这一点，我提醒您今后需要特别注

意！”“昨天这里是个大晴天，”小鸟说，“怎么今天这里却是阴暗的！这使我心里感到

很难过。

“看来，您对于天气的知识，简直是一窍不通 ！”葡萄牙鸭说，“这一天还没有完呢。

别站在那里傻傻乎乎的！”“您这样生气地看着我的这副样子，就像我落到这里的时

候，那只猫恶狠狠地望着我的那副样子差不多。”“真是岂有此理！”葡萄牙鸭说，“难道

你竟把我和那只猫强盗相提并论吗？在我的身体里，一滴坏血都没有。我得对您负

责，教您如何学会礼貌。”她就把这只会唱歌的小鸟的头咬掉了，他倒下死了。

“这是怎么回事？”她说，“难道他这个都经不起？是啊，这么说，他根本就不配活

在这个世界上！我曾经像一个母亲那样照料他。我知道，因为我有一颗母亲的心呢！”

邻舍的公鸡把头伸进了养鸭场，突然，他像蒸汽机车那样，使足劲，叫起来。

“你看你，您这么一叫，把一只鸟的命都吓死了！”她说，“这完全是您的过错。您

把他的头都吓掉了，我的也差一点吓掉了！”“他躺在那里就那么一点大，不值得一提

的！”公鸡说。

“请您对他尊重一点，好不好！”葡萄牙鸭说，“他懂音乐，他会唱歌，他受过良好的

教育，他也很可爱，很温柔。在所有动物中，或者在你所谓的人类中，这都是很好的品

质呢。”!"%$ 所有的鸭子都挤到这只已经死去的会唱歌的小鸟身边。尽管他们有的是
出于嫉妒，有的是出于同情，但是，他们都是非常重感情的。这里既然没有什么可以嫉

妒的了，那么，他们全都表现出了深切的同情，甚至那些中国母鸡也是如此。

“我们再也不可能找到这样会唱歌的小鸟了！他差不多可以算得上是一只中国鸟



呢！”于是，中国母鸡哭了起来。

大家全都一个个咯咯地叫着，所有的母鸡都在咯咯地叫着。

可是，鸭子却走开了，一个个全都红着眼圈。

“我们都是出于好心，”她们说，“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好心！”葡萄牙鸭说，

“是啊，我们都是好心，差不多和在葡萄牙一个样！”“现在 ，我们还是找点东西塞到肚

子里去吧 ！”公鸭说，“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呢！一件小玩意儿打碎了，这又算什么

呢？可我们还有的是呢！”新世纪的缪斯新世纪的缪斯，我们的孙子的孙子，或许比

这还要更后一点的后代，都将会认识她，但是，我们则不可能认识她。她究竟会在什么

时候出现？她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她将歌颂一些什么？她将拨动谁的心弦？她要把

时代提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呢？在我们这个忙碌的时代，的确存在这么多问题。在我

们这个时代，诗几乎成为多余的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清楚地知道，当代诗人所写

的那些不朽的东西，在不远的将来，也许 !"#$ 只会被人用炭写在监狱的墙上，只有极
个别好奇的人才能看到它，读到它。

诗也应当有所作为，至少也应该参与党派之间的斗争。不管在这斗争中，它流出

来的是血还是墨水。

许多人也许会说，这只不过是一种非常片面的说法。诗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并没有

被人们忘却。

没有 ，现在还有人在他们的“空闲的星期一”里想着诗，而且千真万确，在他们相

应的最神圣的部位感到这种精神上的空虚的时候，他们就会派人到书店里去，花上整

整四个铜板把当前最流行的诗集买来 。有的人大概仅限于那些别人赠送的，或者满

足于读那些印在杂货店包装袋上的那一点。这都是不花钱的，在我们这个忙碌的时代

里，是有必要认真考虑一下便宜这件事的。我们已有的东西，已经满足了我们的需要，

这就足够了！至于说到未来的诗，就像未来的音乐一样，完全是堂吉诃德式的，讨论它

如同讨论到天王星上去探险一样，是不会有结果的。

时间太短暂了，太宝贵了，我们不能把它用于幻想这一类的玩意儿 。要是我们真

想认真地探讨一下，究竟什么才是诗？它只不过是感情和思想的宣泄，只不过是神经

的振动。所有的高兴、快乐、痛苦，甚至于追求，按照那些学识渊博的人的说法，都只不

过是神经的振动。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全都是一件正在振动着的弦乐器。

究竟是谁在弹拨这些弦呢 ？又是谁使它们振颤、搏动呢？那些精神———我们的

肉眼无法看见的精神———正是通过这些弦，把自己的活动、自己的声音表现出来。当

它得到其他弦理解时，它便产生出和谐的音调和相互对立的强烈的不协调的声音。过

去是这样，在自由良知的时代，在伟大的人类大踏步地前进过 !"%$ 程中也会是这样。
每一个世纪，或者说每一千年，都产生了那个时代的诗来表现自己的伟大。它往

往在这个时代结束时诞生，它大步前进，最后兴盛于即将到来的新时代。

在我们这个忙碌的、机声隆隆的时代，新世纪的缪斯已经诞生了。我们向她致以

崇高的敬礼！她听到了我们的祝词，或者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那样，她将在用炭写



的文字里读到它。

她在摇篮时代的活动，开始于人类在北极探险活动中所到过的最远的那些地方，

一直扩展到迄今人们能够看到的南极那一望无际的辽阔天空。隆隆的机器声、火车头

的尖叫声、开山凿石的爆破声以及束缚着我们精神的枷锁，使我们仍然可以听到她活

动的声音。

她诞生在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工厂里。这里，蒸汽显示着自己巨大的威力；这里，

“没有血肉的师傅”和他的学徒正在夜以继日的工作着。

她拥有一颗女人的心，这颗心充满伟大的爱情，充满和维斯塔的火焰一样的纯洁，

充满灼热的情感。她具有理智的光辉，在这种光辉里有三棱镜中所能反射出的全部色

彩 ，千百年来，这些色彩随着时代的喜爱而不停地改变着。她的光彩和力量是用幻想

制成的羽衣，是由科学织成的 ，“原始的力量”又给了活动的能量。

在父亲的血统这一方面，她是人民的儿子。她有健康的精神和理智，眼光严肃，言

谈富于幽默感。她的母亲是一位出身高贵、受过学院教育的外国移民的女儿，带有洛

可可黄金时代的痕迹。新世纪的缪斯无论是血统上，还是心灵上，都继承了父母双方

的这些特点。

在她的摇篮里，放着许多她在受洗时送给她的美丽的礼物。

!"#$ 大自然隐藏着的谜和谜的谜底，像糖果似的大量堆积在她周围。
钟形潜水器里散发出许许多多从大海深处带来的小装饰品。盖在她身上的摇篮

小被是一张天体图，图上的天空就像是无边无际的平静的大海，数不清的天体就像是

一个个岛屿，每一个岛屿就是一个世界。太阳为她绘出各种图画，摄影为她拍出各式

各样的玩具。

她的保姆为她唱着流浪诗人艾汶和菲尔杜斯的诗歌，为她唱着游吟诗人的诗歌 ，

为她唱着海涅创作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充满童稚天真的诗歌。她的保姆还为她讲了很

多很多，她熟悉了艾达，听到了老曾祖母的母亲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说，在这些传说

中，诅咒拍打着它那血腥的翅膀，在一刻钟以内她就听完了整个《天方夜谭》。

新世纪的缪斯现在还仅管是一个孩子，但是，她已经跳出摇篮。她胸怀大志，但

是，她又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她仍在自己巨大的育婴室里玩耍，这间屋子里摆满了洛可可式的珍贵艺术品。这

里有用大理石雕表现出来的希腊悲剧和罗马喜剧，墙上挂着各个国家的民间诗歌，它

们都像脱水的植物，你只须在它们上面亲吻一下，它们马上就会变得新鲜起来，可爱起

来还散发出香气。她的四周回响着贝多芬、格鲁克、莫扎特所有音乐大师的创作思想

和永恒的和声。她的书架上还摆着许多在他们各自的时代就已经不朽的著作，而且还

留下了可以摆放其他名著的空间，这些作者的名字我们将通过不朽的电报线听到，但

是电报线在通报他们名字的同时也通报了他们逝世的消息。

她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多得惊人。你要知道，她出生在这个时代。当然，她又会忘

记同样多的东西，缪斯是应该懂得它们是什么的。



!"#$ 她并没有想着自己的诗歌。她的诗歌将像摩西的诗歌和比得派依所写的狐
狸的狡诈和幸运的金冠那些寓言一样，世世代代传下去 。她也没有想着自己的使命

和自己轰轰烈烈的未来。

她还在那里玩耍，在国家、民族的斗争中嬉戏，岂不知这种斗争震撼了天地，用羽

笔和大炮的隆隆声在四处写成了很难辨认的鲁纳文字。

她戴着一顶加里波第的帽子 ，她却读着莎士比亚的作品，忽然，她还产生了这样

的念头 ：“等我长大，还可以重新上演他的剧本！”卡德龙躺在自己作品的石棺里安息，

至于霍尔贝，是的，缪斯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她把他的作品和莫里哀、普拉德斯和阿里

斯多芬的作品装订在一起，她读得最多的还是莫里哀的。她已经摆脱了那种赶着阿尔

卑斯山羚羊的冲动，她的心灵迫切希望得到生命的快乐，正如羚羊希望得到大山的快

乐一样。

她的心中有一种存在于希伯莱人古时候传说中的安祥，这种安祥就像在满天星斗

的静夜里 、在碧绿的草原上游牧者的心声。

但是，你要知道这心声在心灵的歌声里是那样的强烈，比古希腊时代太萨利山中

那些兴高采烈的勇士们的心声更加强烈。

她对基督教的信仰又是怎样的呢？———她把哲学上的一切奥妙全掌握了。宇宙

间的元素敲落了她的一个乳牙，但是，她又长出了另一颗新牙。她在摇篮里已经咬过

了智慧之果，并且把它吃掉了，因此她才能够变得更加聪明。———于是，“ 不朽的光

辉”好像是人类最有天才的思想一样，在她的面前闪耀。

诗的新世纪究竟在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缪斯在什么时候才会被人知晓呢？她

的声音什么时候才能被人听到呢？在一个春天的早晨，她将乘着火车头长龙，穿过隧

道，驶过桥梁，隆隆地飞驰而来；或者骑在喘息的海豚横渡柔软、宽 !"%$ 阔的大海，或
者乘着蒙哥菲尔的洛基鸟掠过太空俯冲而来。她的基督教信仰的声音将从她降落的

地方第一次向人类致敬。这个地方在哪里呢？是在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吗？在这块

新大陆上，土著居民遭到疯狂追杀，非洲黑人被奴役，而正是在这片土地上 ，传来了

《海华沙之歌》。是在地球另一极地的人民生活的地方吗？那是南海之中的金鸟，正

好与我们站在对面的国度，那里的日夜和我们这里正好是颠倒的，那里的黑天鹅在含

羞草丛里唱歌。或许是来自那样一个地方？在那里，门罗石柱发出声响 ，而那是沙漠

上狮身人面像的歌 ，我们是无法听懂的。或计是来自莎士比亚从伊丽莎白时代开始

便统治着的那个煤岛？或许是来自屈厄·勃拉厄出生的地方？屈厄·勃拉厄在他的

故乡并没有得到宽容。或许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童话之乡？那里的水杉高高地舒展

着自己的枝叶，就像是世界树林之王一样。

究竟到什么时候 ，缪斯额头上的那颗星星才会亮起来呢？这颗星是一朵花，在它

的每一片花瓣上都展现出未来那个时代在形式、色彩和气味等方面的美。

“这位新的缪斯究竟有什么打算呢？”我们这个时代见多识广的议员在问，“她究

竟想要干什么呢？”还是先问问她不想干些什么吧！她不想做已经逝去的时代的幽灵，



她是不会用这副面孔登场亮相的！她不想用舞台上已经被搁置一边的东西来拼凑戏

剧，或者用诗歌那彩色的幕布来掩饰戏剧艺术的缺陷！她超前于我们飞走了，好像从

狄斯比斯的马车里走下来，来到大理石的圆形剧场一样。她不想把人们健康的语言打

成碎片，然后再用这些碎片粘结成一个人造的八音盒，还为它配上民族谣手赛歌的声

音。她也不想把诗的语言说成是贵族语言，把散文的语言说 !""# 成是平民语言，她看
来，这两种形式在声音、内涵和力量方面都是完全平等。她也不想在记载冰岛萨迦的

皮子上重新雕出古代的神祗，而这些神祗早已死去，新的时代对他们没有丝毫的情感，

也没有丝毫血缘关系！她也不想让她同时代人的思想一开始就沾染上法国大部头小

说中的那些情节！她也不想让那些平淡无奇、日常琐屑的故事来麻醉人的神经！她将

要带来的是生命的仙丹！她的诗歌和散文，将是简洁的、明了的和有着丰富内容的东

西！各个民族的脉搏，在人类巨大进步、发展的文字中，都将是一个字母。但是，对每

一个字母，她都赋予同等的爱，把它们组合成字词，然后用她那个时代的曲调来唱出这

些词句的旋律。

新时代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完满呢？对这些落在后面的人来说，那将是久远的

事情。而对那些已经走在前面的人来说，那将是不远的未来。

中国的万里长城不久就将坍塌，欧洲的火车很快就将开进封闭的亚洲文化宝库中

去，———东西两种文化将会相遇、融合！到那时，相汇后形成的瀑布，可能会在震天动

地的回响中飞流直下。我们这个时代的老人将会在这巨响中颤抖，会从那里感受到

“拉纳洛克 ”，也就是古老神祗的灭亡，也会从那里感受到时代和种族的消逝。各个时

代和民族都只能留下被语言的胶囊包裹着的小小的缩影，这些缩影像一朵莲花似的浮

在永恒的河流上 ，告诉我们，它们现在是，而且过去也是我们的血肉，只是它们穿着不

同的服装而已。犹太人的缩影从《圣经》里向外闪着光，希腊人的缩影从《伊里亚特》

和《奥德赛》里闪着光。我们的呢？———在新的神的居住地，在光辉和理智中出现的

时代，请你去问在“拉纳洛克”的新世纪的缪斯吧！蒸汽发出的所有力量，现时代的所

有压力，都将成为推动 !"$# 人类发展的杠杆！“ 没有血肉的师傅 ”和他那些忙碌的
徒弟，看起来好像是我们这个时代强有力的统治者，其实，他们都只不过是些仆人。他

们都是即将到来的一次盛大的宴会里的服务员，专门负责打扫厅堂，布置场地，摆好碗

盘，铺好桌子。在这次盛大的宴会上，缪斯将以孩子般的天真、少女般的热情和主妇的

安详与才智，举起诗的奇妙的明灯！这盏明灯是由上帝的火焰点燃的充实、完满的人

类之心。

接受敬意吧，你这新世纪诗的缪斯！愿我们的敬礼高高升起，让你能够看到，正如

蚯蚓的感激之歌能被我们人类听到一样。蚯蚓在新的春天里，当犁头开垦土地的时

候，在犁头上被斩成了几段。请斩断我们这些蚯蚓吧，好让幸福可以降临到未来世纪

的新一代人的头上。

接受我们敬礼吧，你这新世纪的缪斯！蝴 蝶蝴蝶想找个爱人。当然，他想在花

中为自己挑选一位娇小玲珑的爱人。于是，他把所有的花都看了一遍。每一朵花都安



详、端庄地坐在各自的秆子上，像一位姑娘还没有订婚时那样。

可是，这些花的数目很多，因此，要想在她们中挑选一个称心如意的，也不是一件

容易事。蝴蝶怕麻烦，他飞到了春黄菊那里。人们都把这种花叫做法国的玛格丽特。

他们知道，她可以占卜，而且她的确具有这样的本事。每一对情人都把她的花瓣一片

片摘下来，每摘一片就向她问一个关于爱情的问题：“ 热 !"!# 情吗？———痛苦
吗？———非常爱我吗？———只爱一点点吗？———一点也不爱吗？”以及诸如此类的问

题。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提问。蝴蝶也飞过来问，但是，他并没有摘下花瓣，而

是亲吻着每一片花瓣。在他看来，只有善良的愿望才能最终得到最好的回报。

“亲爱的玛格丽特春黄菊！”他说，“您是所有的花朵中最聪明的妇女。您会算卜！

我请求您告诉我，我应该娶这一位呢，还是应该娶那一位呢？我究竟会得到哪一位？

如果我知道，我便直接飞到她那里去，向她求婚！”可是，玛格丽特根本就没理睬他。她

很生气，因为她还只是一个少女 ，不喜欢别人把她称为“妇女”，而他刚才却把她称为

“妇女”了！他问了第二次，接着又问了第三次。他从她那里没有得到一个字的回答，

于是，他再也不愿意问了。他飞走了，立刻开始了他直截了当的求婚！这正是初春的

时候 ，到处盛开着番红花和谎报夏（即雪莲花）。

“她们都是这样的娇小！”蝴蝶说，“简直是一群情窦初开的可爱的小姑娘，可就是

太幼稚了一点 。”他也像所有的年轻的小伙子一样，寻找年纪稍为大一点的女孩子。

于是，他飞到银莲花那里。在他看来，这些姑娘的苦味未免太重了一点。紫罗兰

感情太奔放，郁金香过于艳丽，白水仙太平民气；椴树花又小了一点，此外她们家的人

口也太多；苹果树花看上去倒是很像玫瑰，可是她们今天开了，明天风一吹又谢了，他

觉得，这样的婚姻太短暂了一些。豌豆花是最逗人喜爱的，她有红有白，既娴淑，又典

雅，属于那种小家碧玉型的，外表长得很漂亮，而且干起家务来也是一把好手。当他正

打算向她求婚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不远处挂着一个豌豆荚，在 !$%# 豌豆荚的尖子上有
一朵枯萎了的花。

“这是谁呀？”他问。

“这是我的姐姐。”豌豆花说。

“天啊，这么说，您将来也会是她这个样子的！”他说。

这可着实让蝴蝶吃了一惊，他赶紧飞走了。

金银花挂在篱笆上。像她这样的姑娘，数量还真不少。她们一个个脸都长长的，

皮肤都是黄黄的，———这种姑娘他可不喜欢。是啊，他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呢？春

天过去了，夏天快要结束了。接着又到了秋天，但是他还是拿不定主意，犹疑不决。

花儿全都穿上了她们最美丽的衣裳，这又有什么用呢？这里已经失去了那种新鲜

、芬芳的青春气息。随着年龄的增长，心里对香气的眷恋也会有所增加。现在，大丽花

和高秆蜀菊的身上简直没有什么香味了。于是，蝴蝶飞到了薄荷那里。

“她整个就是一朵花，从根部到顶部都洋溢着芳香，连每一片叶子上都有花的香

味。我就选择娶她！”他终于向她提出了求婚。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